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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名路名忆旧
蒋星煜

! ! ! !因为早在抗战
之前，我就进入了上
海，所以对上海的地
名印象特别深。有些
地名实际上带有上

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上海的地

名、路名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改动很
多，尤其从前属于公共租界、法租界
的两大板块，应该说，改得很好很正
确，例如现在的江宁路，从前名戈登
路，这个戈登乃是英国人帮助
清政府攻打太平军的洋枪队的
领队，他怎能作为新中国的大
上海的路名呢？
但是，有个别路名似乎介

于可改可不改之间，例如现在的南
京东路、南京西路从前名南京路、静
安寺路，这静安寺早在三国时代就
有了，用为地名，并不是为了思古之
幽情，也见证了上海的悠久的历史。
而且现在人们在口头上也往往

将南京路与淮海路作对比，说外地
人游上海，首选南京路，上海本地
人，尤其海归的青年采购或进餐则
以淮海路为主，因为那一带更现代
化些，更具有异国情调。相形之下，
口头上说“南京东路”、“淮海中路”
的也只占半数。
再如盆汤弄、酱园弄、番瓜弄等

等，都反映了住户!店铺"的实际情
况，也别有情趣，当然这些地名、路
名并非有意改动的，由于上海的发
展与现代化脚步很快，变化日新月
异，某些地名就自然消失了。
以桥名而论，现在仍旧保留了

外白渡桥的桥名，是很有魄力的决
定。舢板厂新桥的桥名也很有历史
文化内涵，现在则被改掉了。
由于洋泾浜等河道先后被填平

改成马路，许多桥已不存在，可八仙

桥等地名则被保存下来，这也是很
有趣的事情。
郑家木桥当然也不存在了，但在

抗战之前，人们也常在口头上讲：“郑
家木桥小瘪三”，这大概是半封建半
殖民地时期上海滩的特殊产物吧！

也有许多不是正式地名的地
名，例如永嘉路（旧名西爱咸斯路）
的淡井庙，建国之初，我还看到过这
个井。颇能说明上海的形成确实是
由于长江的冲积而逐步扩大，淡井
庙的出现说明当时地下水大部分还
都是咸味的海水也。今成都北路的
终端近苏州河滨一带被统称为大王

庙。在建国初期，我到大王庙实地
观光了一下，既无僧人，也无道士，
却有一个看守的人，供奉的是四海
龙王，来烧香的极少，起先很多都
是渔民的家属，他们祝愿家人出海
捕鱼能平安返回。上世纪 #$年代
中叶，大王庙被改建成东风有色金
属厂，居民中没有渔民，就不来烧
香了。

不是正式地名的地名不少，如
现在南京东路的南侧有一地区并无
花园，却被称为小花园，乃是女
鞋店最为集中的地方。今福州
路中段南侧有一地区当时叫麦
家圈，上世纪 %$年代到 #$年
代，这里出售盗版书，一折、八

折书的小书店，为数甚多。如今，小
花园还有人提起，麦家圈则早被人
遗忘了。
话说回来，就全国而论，上海对

于地方、路名的改动还是最审慎的，
比各省市审慎得多，值得赞许。以接
近上海的苏州市而论，就对地名改
得比较多，举个例说，昆曲创始者顾
坚的故乡是茜墩，现代著名文人顾
毓琇的故乡也在此，他在诗文中都
用原名茜墩，农民口中也如此称呼，
不少人下笔时却成为千墩了。据说
现在成千灯了。果真是事实，那简直
是笑话了。

香榧之旅
顾伯琪

! ! ! !香榧森林公园位于
诸暨枫桥镇十公里外的
会稽山深处，以“古榧奇
姿、林茂树古、重岩飞瀑、
人文点缀”为特色，漫山
遍野的“榧树海”中，拥有香榧古树 %万
余株。我久闻榧王大名，第一次进山探寻
是在盛夏，只寻到“天赐珍果”牌楼处就
打道回府了，甚感遗憾。
又到香榧飘香时，再去香榧森林公

园，先参观了“枫桥老何”香榧加工基地，
看了香榧加工制作的全过程，经老何指
点，车再入深山，在山路上盘旋，只见满
目青山，云雾缭绕，一眼望不尽的
榧树，枝头挂满青涩的榧果，在一
个山头我们下了车，只见群山已
在脚下，浮云怀抱山涧，雾气氤
氲，导游牌指示“榧王”就在不远
处，沿着石阶小路往下转个弯，走了两三
百米，前方有一棵像小山似的大树，就是
榧王了，此地成了“千年香榧林，百岁养
生地”。
“千年香榧王”有围栏，为了防止游

客攀爬采摘果实，铭牌介绍树龄有 &%$$

年，推算应该是从唐至今，树高 &'米，相

当于六层楼的高度，胸围
()*'米，树干直径约在 %

米，树冠直径 *+米，覆盖
面积 &)*亩，年产 '$$公
斤，按五斤青果出一斤香

榧子计算，保守估计年市场效益六万多
元，应验了靠山吃山那句话，一棵榧树，
养育一方人。

榧王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仍然
显示出茂盛的生命力。在经过的山坡
下见另一棵榧树，此树仪态端庄，虬枝
苍劲有力，我们称她为“榧后”。这样高
大的树冠，果实成熟季节，常因为枯枝

断裂造成果农伤亡的事故发生，
可以说果农是冒着生命危险来
采摘，粒粒香榧子，得来皆不易，
吃榧不忘采榧人。

香榧之旅，见奇树异果，此果
最相思。榧树雌雄异株，有性繁殖全周期
需 *(个月，一代果实从花芽到成熟，需
经历三个年头，每年的 #月至 (月，同时
有两代果实在树上生长发育，还有新一
代果实的花芽在分化发育，人们称之为
“三代同树”，榧树有“寿星树”之称，果有
“寿星果”之美誉。

呼唤社区食堂
景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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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当年买的第一本诗
集，是诗人梁上泉的《寄在
巴山蜀水间》。
那是 &(#'年，我在上

海凤城中学读初二，放学
后去新华书店，看
到一本薄薄的小
书，书名叫《寄在巴
山蜀水间》，一翻便
放不下来，一看定
价 *角 '分！翻遍
身上口袋只有 &角
'分，差一角钱哩，
当天买不成了，又
怕被别人买走，便
怯生生地和书店店
员商量，能否帮助
保存一下，我明天
放学来买。那店员
答应了。第二天，我
凑足了钱，买下了
这本书。
书不厚，一口气就读

完了，好像喝新摘的龙井
茶，第一口就清香扑鼻，其
中的《朱德故里》、《山中有
雾》，尤其是那首《祖母的
画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多年过去了，这首
诗依然刀子似的刻在我的
心上，每每诵读，常禁不住
泪流满面，我想起了从小
把我带大的我的祖母……

后来我在福建当兵。
部队驻扎在梅山地区，镇

上有个新华书店，我在进
门的一排书架上，看到了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当时
闻名全国的“五大青年诗
人”（李瑛、张永枚、雁翼、

严阵、梁上泉）的诗
集，如获至宝，当即
决定全买下来，可
掏空口袋还是凑不
够 %元钱。我急忙
找到连队司务长，
我向他借了 &块钱
如愿以偿。
梁上泉的《山

泉集》，是从他已出
版的 , 个短诗集：
《喧腾的高原》、《开
花的国土》、《云南
的云》、《从北京到
边疆》、《寄在巴山
蜀水间》、《我们追

赶太阳》、《大巴山月》中挑
选出来的精品（长诗《红云
崖》因篇幅关系没能收进
去）。读了这些诗，让我仿
佛刚从诗的彩色的
河流上走过，两岸繁
花似锦，叶影婆娑，
五彩缤纷，目不暇
接，让我兴奋了一阵
子……

梁上泉从 &(-' 年在
上海一家叫《现代农民》的
杂志发表处女作算起，诗
龄已达 +-年（已出版诗集
%$多部），这在中国当代

健在的诗人中，也应排在
前列。

*$$* 年，我创办《上
海诗人》，请他指教。梁老
不仅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
信，还为诗报题词：“人要
铁性，诗要血性”。今年 ,

月，我和夫人携孙
儿刘诗辰“长江三
峡游”，最后一站
到重庆，我与梁老
通话，得知他要上
山避暑，他的声音

依然洪亮。我请他赐“涛声
依旧”的条幅，他一口答
应。回沪不久，我就收到他
的题词：“涛声依旧，希望
更新”！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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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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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
见为实。现在要补充的是，
即使在电视里见到的镜头
画面，有时也不能当真，这
是此次去美国旅游后得到
的一点体会。

那是在美国
的首都华盛顿，导
游陪同我们到市
区观光，先来到哥
伦比亚特区，那里
有一座国会山，山
上有一座雄伟高
大的建筑，全身用
白色大理石建成，
建筑的上部是一个四层的
白色大圆顶，远远看去，像
一只巨大的白色“鸟笼”，
我一见脱口而出：“哦，那
就是白宫！”这话被细心的
导游听到了，立即纠正说：
“不，这是美国的国会大
厦！”这下我弄糊涂了，在
来美国旅游之前，我经常
看报章杂志和电视新闻，

凡遇到美国的重大消息，
这座白色大圆顶的政府大
楼通常被视为华盛顿市的
象征，也是电视中美国政
治新闻报道的最佳背景材

料，而解说词则每
每带出“白宫”两
字。久而久之，我就
把这个国会大厦当
成了“白宫”！
美国导游听了

我的解释后，会心地
笑了：“那是标准的
误导，真正的白宫在
下 一 个 景

点！”接着，导游给
我们介绍，国会大
厦是美国国会所在
地，是联邦立法最
高的权力机构，它占据着华
盛顿市最高的地势，同时又
是华盛顿市最美丽、最壮观
的建筑。国会大厦在&,(%年
(月&'日由华盛顿总统亲自
奠基，&'$$年投入使用。

&'&-年第二次美英战争期
间被英国人焚烧，部分建筑
被毁。后增建了参众两院会
议室、圆形屋顶和圆形大
厅，才成为当今的面貌。

真正的“白宫”，离国
会大厦不远，在宾夕
法尼亚大街&+$$号，
一座呈长方形、主楼
是幢三层的白色楼
房。当初在建时的颜

色并非如此，也没有“白宫”
这个名称。后来不幸失火，
为了消除火烧的痕迹，整个
建筑被涂成白色。&($&年，
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大楼命
名为“./012 /3452”，意即

“白色的房屋”，后人根据
这幢大楼的颜色称它为
“白宫”。“白宫”是美国总统
的办公室，也是美国政府
的行政中心，又是官邸所
在地———总统家庭居住的
地方。主楼底层有外交接
待大厅，厅外是南草坪，来
访国宾的欢迎仪式一般在
这里举行。
过去，像我这些不明

真相的人，就把这个“白
宫”与国会大厦等同起来，
颜色恰巧又都是白的，如
果都叫“白宫”，那等于美
国有两个“白宫”，实际上
是张冠李戴了。

朱彬华
允诺品尝

（四字外贸用语）
昨日谜面：首部剧目

受关注
（三字常用语）
谜底：重头戏（注：重，

重视；头戏，第一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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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瑞美与听障孩子
郑 文

! ! ! !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认识了不
少听障人士，他们
都是小时候就听
不到声音，又不能
说话，但他们后来都成为事
业成功的佼佼者，有的成为
英国时装设计师，有的在美
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硕士
学位，更多的人正在用口语
辅以手语相互沟通，甚至教
授听障儿童。他们谈到自己
今天取得的成绩，不约而同
提到了一个人：鲍瑞美。
我最近见到了鲍瑞美

女士，这位亚太地区聋童教
育学会主席、上海英华特殊
教育培训中心创始人已 ,+

岁，但她肤色白里透红，举
止优雅娴静。首先让我感兴
趣的是，她从事听障儿童特
殊教育已 #$多年，她又怎
么会终生选择这一职业呢？

据鲍瑞美女士讲，她
生于 &(%+年，她在英华女
中读书时就接受“要重视
关怀与分享”的理念，班主
任让她和同学们给聋童送
礼物，&(#-年中学毕业后
她生了一场病，康复后，她

与这些听障孩子多次接触，
鲍瑞美对特殊教育产生了
兴趣，她后来由真铎启喑学
校送她到英国曼撕特大学
留学，学的就是聋童教育
学。回香港后，她在香港真
铎启喑学校开始接触听障
儿童，由于这些孩子失去听
能和说话的能力，只会吱吱
地发声。因为家长与孩子不
能互相交流，聋童会紧张、
急躁而大吵大闹，一些孩
子的家长不得已把孩子绑
起来，锁在家中。面对家长
的无奈与听障孩子
的痛苦，让鲍瑞美
怦然心动。
鲍瑞美在无数

次访问中，逐渐认
识到对这些听障的儿童，不
仅需要爱心，更需要耐心。
尊重生命，成了鲍瑞美一生
为之奋斗的目标。

&(+'年，%*岁的鲍瑞
美接任香港真铎启喑学校
校长，她亲自为聋童上课，
关心他们生活，鼓起他们
学习的信心，致力于培育
和帮助更多有爱心的人，
让他们成为担任聋童教育
口语的老师。正由于她那
份爱心和全身心投入听障
儿童的特殊教育工作，她
在 &(,+年被评为“香港杰
出青年”，&((+ 年又荣获
香港荣誉奖章。

在鲍瑞美+-岁退休
后，前中联办赵永平处长
与中国特殊教育分会前秘
书长李宏泰希望她与内地
合作，以推动内地特殊教
育发展。于是，她把自己的
事业中心转移到内地，她
和英华渔人协会的爱心人
士在上海创办了英华特殊
教育培训中心，并与上海
启音学校名誉校长沈巧珠

女士首先在上海建立
了“实验聋校”，并创办
英华特殊教育师资培
训中心。于&&年中在全
国建立了&(所实验聋

校，并聘请海内外专家为全
国%*个省市,$$所听障教育
学校的#$$$名老师讲课，并
为全国*$#所聋校免费提供
助听设备，惠及聋童计
+&#$$名……许许多多听
不见声音的聋童戴上人工
耳蜗后，这种先进的助听
器让聋童经过训练可用口
语沟通，过上与普通孩子
一样灿烂的生活。教育部
给香港渔人协会的陈帼英
主席、鲍瑞美副主席发了
感谢信，感谢她们致力强

化听觉受损的儿童
和青少年，达到了
“聋者能听，哑者能
言”的可喜收获，对
陈、鲍两位主席不顾

年事已高仍旧四处奔走，
积极筹款用于内地聋哑教
育的行为，深表感谢。
这次与鲍瑞美女士的

会晤，我更深切感受到她的
一片爱心，她说，上海和全
国的特殊教育事业正得到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
政府的重视，由于中国大，
需要帮助的听障儿童多，她
还希望内地特教培训事业
更好发展，比如对聋童听力
的训练，学校需要大量验听
技师。又比如对听障儿童要
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早期开展听力语言训练。
临别，鲍瑞美女士拿

出许多当年的聋童，今天
的社会各界精英的照片给
我看，我在她的脸上看到
了盈盈笑意，这位,+岁的
老人正年轻。


